
專訪前天文台長林超英：為環保十年不開冷氣，「愛是黐線的」

74歲的他不開冷氣、夥拍年輕人唱 Rap、頻反破壞生境的政策，「我很早就發現自己得把口，那就盡量發揮這把口的功能吧。」

前香港天文台台長林超英，在酷熱的天氣下以「堅持不開冷氣」著名，成為了市民談論熱的一個重要人物。攝：林振東/端傳媒

退休後，林超英家中的辦公桌就在睡床對出幾步，桌上放了一個 USB 小風扇，風量微弱，「要不熱，其實有氣流就夠了。」鍵盤前墊着一塊黑布，以為是
什麼有型裝飾？細看布邊帶着不規則的剪刀痕跡，「是我一條舊西裝褲來的，之前經常流汗流到桌上嘛……」他說着揭起黑布露出桌面：「這一片是不是比
那片深色？」

這位前香港天文台台長，在酷熱的天氣下以「堅持不開冷氣」著名，成為了市民談論熱和天氣的其中一個重要人物。74歲的他，最近與年輕獨立歌手 Luna

Is A Bep 合唱 rap 出〈超英歌〉，其中一句唱道：「唔好再問我有無開冷氣，如果我開冷氣我會通知你！」他在 MV 中穿上撞色外套、圓紋恤衫，架起黑
超。唱歌之前，先發出招牌笑聲——天天被網民揶揄不開冷氣，他卻總是笑笑以對。

林超英愛笑，但要批評環境政策時並不客氣：2009年退休後，2010年他首次以市民身份回應政府諮詢文件，反對塱原濕地建屋、2012年反對興建機場第三
條跑道、2013年反對發展郊野公園、2018年反對興建東大嶼人工島，當中不乏政府重點推行的政策。他亦拒絕一切商業合作，「不收錢而有益世界的」才
做；就算別人要給錢，他也會捐掉，「一收錢就綁住，不收錢幾爽啊，哈哈！」

有網民形容他是「環保塔利班」（編按：香港網民用語，即指該提倡環保者為「激進派」），林超英卻說從不逼人環保。他日常最愛看雜草、雀鳥，也鼓勵
大家多留意，「你會發現快樂就在身邊。」在冷氣以外，林超英的人生哲學，說到底原來是愛。別人以為他在社交媒體上載「一日一花」的相片只是小確
幸，但那卻藏着令他在日益變差的氣候、環境下，仍然可以動力無限的秘密。



「我們比較着數，是因為小時候見過沒有冷氣的日子，我也是25歲才第一次享受冷氣而已。」攝：林振東/端傳媒

退休後，看花草又赴城規公聽會

今年的香港，6至8月遠較正常炎熱，8月錄得18個熱夜，是有紀錄以來8月份最多。剛過去的中秋節更錄得最高氣溫攝氏35.7度，是有紀錄以來最熱的中
秋，亦是今年最熱的一天。網上討論區「連登」有網民發文指中秋比8月更熱，內文只有一句：「林超英係咪偷偷地開咗冷氣。」

中秋當天，林超英照常在社交媒體上貼出他每天觀察的花草圖片，似乎並未有如網民想像般「偷偷開冷氣」。這幾年每當有記者到訪，他都會展露窗前的直
簾，說能讓風吹進來，又可隨陽光轉變調校角度，有少許西斜也不怕。他說現在的大廈常常用落地玻璃，他家客廳中間也是，幸好兩邊有窗，「假如氣溫是
（攝氏）30度，牆是40，玻璃就是50了，現在摸摸都是熱的。」

訪問當天有點濕焗，他去年新裝的冷氣還是沒有啟動，「孫女來了，他爸爸要求才開，但我都是校27度而已。」他笑指有人質疑27度冷氣和沒開沒分別，但
其實只要低於皮膚溫度，熱就能散出去，「很科學的。」去年他的夏天電費單顯示-7元，「事實證明現代的新型冷氣機如果調到攝氏27度，用電量可以減
低。」

冷氣以外，他還提倡沖夏天凍水涼，更只沖1分多鐘，「我又不用肥皂。」他說這是跟從皮膚科醫生指示，以前間中有腳臭，但不用肥皂後就沒了。褲也有
時一個月才洗一次，「人基本是上身在流汗而已，你又不是泥工，又不是落田，為什麼要日日洗？」衣服也少買，來來去去都是那套招牌白恤衫黑西褲。天
氣涼的時候，如果是兩個鐵路站的距離，他連車也不搭。



林超英家中的辦公桌上放了一個 USB 小風扇。攝：林振東/端傳媒

不搭車的時候，正好可以細看路邊雜草——提倡「自然在身邊」的他，每天都有個正念時段：看草，有時就圍着樓下的公園走。他的電腦旁、書櫃上放滿了
有關植物、蝴蝶、雀鳥、書法、老子等書籍——開不開冷氣之外，他的人生其實還有很多故事可翻閱。

「我說國家都在提倡生態優先、綠色發展，那些官好像第一次聽見。」「其實做官最怕要面子。有些官以為我針對他，但其實我都是對事不對
人。」

林超英

這天，林超英跟記者走上他稱為「城市中的山旮旯」的何文田採石山，「你想想，石屎森林中忽然有一片樹，所以會有很多雀鳥飛來。」但今天他志不在觀
鳥，「太陽那麼曬，都躲起來了，雀仔曬得多對翼都會甩色的！」他掛在頸上的望遠鏡無用武之地，反倒是一雙膝蓋和手機鏡頭，經常拱到地面去拍花草。

「嘩，你看這莎草幾靚。」上一秒，他還開心地指着那穗狀花，下一秒卻想起氣憤事：「那個甯小姐（發展局局長甯漢豪）剛剛才重申，一定會在任內開始
填海，她一定要洗濕你個頭才走，都不去想恒大、碧桂園都塌了（出問題了）。」

平日總是笑吟吟的他，唯獨在談到環境問題時才會流露出憤懣，說到新田科技城發展，眼瞼更擠得快要流淚。作為「北部都會區發展」計劃之一，新田科技
城發展將是首個佔用逾百公頃國際級濕地的大型項目，相關發展範圍除了進入到「濕地緩衝區」，更深入至「濕地保育區」，並接壤米埔內后海灣拉姆薩爾
濕地。早前他為此四出受訪、到城規會公聽會盡訴理據，「我說國家都在提倡生態優先、綠色發展，那些官好像第一次聽見。」

水牛死在歲末前：貝澳濕地擬發展，香港南大嶼山與牛的未知命運

延伸閱讀

「其實做官最怕要面子。」他指的，是為了「面子」、「有作為」，去做未必對的事情。「有些官以為我針對他，但其實我都是對事不對人。」2003年他當
上天文台台長後，面對市民質疑掛波（熱帶氣旋警告信號）決定，也從無失眠，自言已在體制內盡了力，曾言：死也不怕，還怕你罵？觀鳥令他看透了生命

https://theinitium.com/article/20240205-hongkong-water-buffaloes-and-lantau-development


出生即迎來死亡，自此對生死看闊了些，並且確信：「大自然是我的宗教。」

林超英走上他稱為「城市中的山旮旯」的何文田採石山。攝：林振東/端傳媒

從「死物人」變愛雀的「生物人」

「你看到嗎？最近那條樹枝上，有隻相思，很細隻的。」雖說這天主要是看花草，林超英的身體還是像個自動偵測器，隨時拿起望遠鏡凝望某處雀鳥。

開始觀鳥，是因為很早他就發覺興趣變了工作會是災難，於是很努力地找第二個興趣，終於在1976年於港大校外課程報讀「香港鳥類」後，打開了新世界。
「觀鳥為什麼開心？我昨天和人說了一個鐘。」他笑着說。「第一層開心是，以前日日走同一條路，什麼都看不見，但學看雀後好像突然間將人打開了，見
到另一個世界，跟看星一樣，但觀鳥還日日都見到不同雀。」他說。「連心靈都會打開，就叫開心。」

「我在90年代看了本書叫《GAIA》，說生物和死物世界是連在一起的，連帶說到生物裏面都在互動……看星星是我第一次覺得自己渺小，認知
到這些是第二次。」

林超英

「看」到之後就到「認」，「嬰兒很喜歡問這個那個是什麼名字，我們突然間幾十歲人，能夠像嬰兒地生活，是最快樂的。」第三層開心是：「原來牠會追
女仔的，或者飛着飛着會撞到條電線，滾了幾圈，或者有時不小心走近了雀巢，牠的父母會衝過來趕你……啊，你開始感覺到牠和人一樣有喜怒哀樂，會保
護子女，那個勇氣更大於我們——明明我大過隻雀一百倍，牠也會衝過來。」

他說去到這層次才叫觀鳥，「觀字一邊是人上面有隻很大的眼，另一邊呢，上面是草花頭，兩個口，其實是貓頭鷹——原來觀就是人望雀，雀望人，是平等
的。而且我們看牠，並沒有想侵害牠。」他更連帶想保護觀鳥時看到的背景——鳥的棲息地。有人說他重視雀甚於人，他卻說如果雀「無埞企」，人也會
「無埞企」。「我在90年代看了本書叫《GAIA》，說生物和死物世界是連在一起的，連帶說到生物裏面都在互動。然後氣候從古至今的變化，是跟生物演
化有關的……看星星是我第一次覺得自己渺小，認知到這些是第二次。」他說。



林超英日常最愛看雜草、雀鳥，也鼓勵大家多留意，「你會發現快樂就在身邊。」攝：林振東/端傳媒

在遇上雀鳥和這本書之前，林超英說自己只是個「死咕咕」的物理人、死物人——中二時父母說他身體差，他就去參加童軍，少年的虛榮心讓他特地去考別
人沒有的「天象章」，拿着書走到維多利亞公園學看星，「那時維園很黑的。天上的星都不知道誰是誰……咦，突然就看到個大熊座。」

看着看着，他就想：星與星中間的那片黑是什麼呢？「我突然想到那其實是空間，宇宙是個很大的空間。」他語調漸漸放輕：「突然覺得自己好像浮游在太
空入面，可以忘記了地下。」

此後，他用了一個暑假磨一塊凹鏡做望遠鏡，更立志進入天文台，其後順利在香港大學及英美攻讀物理及氣象學，回港後在1974年入職天文台。第一次出
糧，他就為家人買了首部冷氣機，當時覺得這是生活中很大的進步。跟現在不同，當時他從學業中了解到的，是天氣會漸漸變冷：「那時教授還說要進入小
冰河時期了，因為農業是在上一個冰河時期後，氣溫差不多升到頂時出現，通常升上來很快，初期滑下去就慢慢的，所以大家都預期要進入新一輪冰河時
期。」

很多時說平均氣溫比工業革命前升了1.5度就大件事，大家覺得好像沒問題。但其實我們人類生活，有個門檻，一過了你就頂不住。

林超英

直到90年代，開始有人指出溫室氣體排放可能會令溫度上升，但數據到2000年左右才較明顯，香港的熱夜也由1950年代、林超英小時候所經歷的1至3日一
年，變成2000年代的20日上下，「最近這幾年是50日以上了。」據天文台推算，到世紀末可達167日，即逾5.5個月，「你們不好彩了，可能有命見到。」

他說，「很多時說平均氣溫比工業革命前升了1.5度就大件事，大家覺得好像沒問題。但其實我們人類生活，有個門檻，一過了你就頂不住。」自然界的平衡
同樣，「（颱風）天鴿那次呢，其實香港很幸運，如果它是晚上漲潮時來，很多地方都會浸。而且你猜不到的，那些浪蓋過來，鹹海水可以上到12樓，所以
我勸大家買樓就不要貪海景了。」

這20多年來，他到處演講，和人說要減排、環保，自身也由少開冷氣漸漸變成完全不開，除了去年為照顧孫女，「都十幾年沒開了。」他提倡少開冷氣，卻
被一些網民視為「環保塔利班」，終日想捉他的錯處，每天在網上私訊他有沒有開冷氣，終於令他以〈超英歌〉回應。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NAf72Bwg3uA


「整天都是環境退讓，說破壞完後會補償，你根本不應該破壞在先，是『生態優先，綠色發展』。」他鏗鏘有力地說。攝：林振東/端傳媒

經濟繁榮，等於社會安定？

「這世界過去幾十年的運作方式，對年青人很不公道，即好像勤力也沒得向上流，向下流就有，有錢人佔盡好處，基層就沒得動。」

林超英

〈超英歌〉中，林超英霸氣十足地叫人不要問他有沒有開冷氣，現實中的他其實從沒生氣，「那些笑都是玩而已，最近連登說我是 only fans——『只是
（開）風扇』，但原來是色情網站來的，哈哈哈。」他笑着說。「他們當我是一個笑話，我又 OK，現在世界都幾苦悶，有些笑話給人說，幾好啊。」

74歲的他除了和年輕人 rap，還會常常突然佻皮地講潮語如「OMG」、「識條鐵」，有環保界人士說他常支持年輕人創立的新 NGO，出錢出意見。「和後
生仔聊天很過癮的嘛，可以了解他們。」他說。「我很多同輩常罵年輕人沒用，但你怎麼知道他有什麼處境？就算你說你看過社會學的文章，都只是文章而
已。」

或許正因如此，他明白年輕人的苦悶，「這世界過去幾十年的運作方式，對年青人很不公道，即好像勤力也沒得向上流，向下流就有，有錢人佔盡好處，基
層就沒得動。」他覺得網民笑他也只是找東西來發洩，「我只是提供了一個話題而已，他們什麼東西都會講的——他們笑我是社會現象的一部分。」

香港禁膠餐具亂象背後：「現在好像只得一條不環保的死路」

延伸閱讀

早前政府推行垃圾徵費遭遇反彈，最終暫緩，「其實以前做調查是很多人支持的，大家都想着幫幫個環境，後來變成這個局面，大概是具體執行過程有些情
況，例如回收。」他說香港過去很長時間沒地方回收，這年是改善了，但希望可以繼續完善，如扶持回收業，令回收點廣布全港等。對於禁即棄膠餐具，他

https://theinitium.com/article/20240514-hongkong-single-use-plastic-ban


則說是推行初時有些問題，大家才會反彈。「當然最後不要用即棄就最好了。」他說。「是，你想方便，但自己收尾那幾十年就要吃回惡果。現在那個反彈
是很快的，不是說借子孫的環境了，是借了自己的老年。」

「我不覺得可以再要求自身也難保的基層做任何事，但我們這些讀過書的人，等於這個社會的腦袋、良心，就要做事。」

林超英

但林超英也說，從不強逼別人跟他的做法，「我不覺得開冷氣是犯罪，每個人的體質、生活環境不同。」有人質疑他沒去過劏房只會講風涼話，但他正正每
年夏天都會去劏房探訪市民。和想了解年輕人一樣，他也想了解基層處境，並用氣象專業去看怎樣解決他們的氣流、濕熱問題，「有些解決到，有些解決不
了，也覺得他沒法子不開冷氣。」

「我不覺得可以再要求自身也難保的基層做任何事，但我們這些讀過書的人，等於這個社會的腦袋、良心，就要做事。」他說尤其中產或以上、有權勢的
人，「例如地產商影響力很大的嘛，我們怎麼讓它的影響（破壞）不要那麼大呢？」

他說，其實現在愈來愈多人跟他說沒開冷氣，或會想方法不開，因此他從不覺得孤軍作戰。唯獨是一次公開場合談及消費主義的問題時，被城中名人大聲喝
上台：「林超英，你說這些東西沒有用的，不買東西，經濟怎樣搞？」

他嘆說：「我們這個社會有些很有錢，或者有權的人，他完全不醒覺。」

炎熱都市：懷疑被高溫悶死或重創的人們

延伸閱讀

「第一，經濟發展（好）不一定社會安定，我們由70年代一直繁榮上來，為什麼會在2014年、2019年出現這樣的事情（社會運動）？其實世界各地都開始
發覺，繁榮不保證安定。」他說。「榮是開花，繁榮就是每個人都能夠開花、安居樂業，現在西方都在說 prosperity without growth （無增長繁榮）。增
長也不一定要放很多二氧化碳上天，還有其他方法令大家都開心。」

https://theinitium.com/article/20220909-hongkong-burning-hot-lead-to-sickness-and-death


林超英說，較不怕人的八哥都少見了，「將來我們城市的 biodiversity 可能就只剩老鼠、蟑螂、烏蠅、蚊。」攝：林振東/端傳媒

他多次提到許多人網購中毒，專買「款衫」——只着重當時新興的款式——過了幾星期就不再穿，而且質料差至穿兩三次就甩線。他說在〈超英歌〉中提倡
buy less buy better，不是指只能買很貴的衫，「窮人自己有一個市場，是賣便宜但 OK 的衫，不像那些明騙你的，質料又差、針步又差、cutting 又差，
什麼都差。」

在林超英的眼中，環保不代表發展不到，「環保也有產業，國家都在說生態優先、綠色發展，他們已經痛苦地知道以前只求量對自己很大傷害，令到中國不
能持續，習主席也說要『以高品質生態環境支撐首都高質量發展』。」他慨嘆，香港在生態保育上曾領先全中國，「但如果我們這樣下去的話，就變成最落
後，十四五規劃說了要整治修復2萬公頃濕地，大灣區是重點工作地點，但結果我們去破壞。」

說了這大串後他一笑：「我好像在講黨八股一樣，哈哈。」

科學和環保作為「政治立場」

「我是90年代親眼看着屏山廈村濕地被倒泥頭，變成貨櫃場，倒到那些雀愈來愈『無埞企』。80年代去看時，整天都是雀的。」

林超英

「有人說我黃，有人說我藍，其實我是黃加藍變綠。」說罷他又哈哈一笑。

或許就如大自然是他宗教一樣，科學和環保才是他的政治立場。「我是以科學原則指導生活，受不了都會開冷氣，只是目前還接受到。」

2012年香港行政長官選舉中，他協助梁振英撰寫環保政綱，有人指他是「梁粉」，他卻說當年其實並非獨家，「如果其他候選人找我都會寫，只是他們沒
找。」另一則關於2019年社運期間、屯門不明氣體洩漏的爭議，他至今仍在為數據疑惑——當時他判定氣體不是來自警方的大興行動基地，但來自何方、是
否青山練靶場就仍有疑點，令網民質疑他偏幫警方。

原來當年他還想查下去，「我找了些人幫我用電腦計算氣流，想再去現場看，但那段時間出門都很難搞，之後疫症就很快來了，沒機會再仔細研究。」他自
嘲一笑：「我這些讀科學的人是有些笨的（要看數據），就等於30年前我也不信全球暖化。」



「小確幸是當你每天想着有，跟住走。」他邊走邊說。「其實一起床就已經覺得過癮的了，鬼佬叫 something to look forward to。」攝：林
振東/端傳媒

這種「笨」，或曰腦迴路較簡單，在面對苦困時卻變成好處：「我常常都有東西煩的，但我們科學家講定義，定義了它是『麻煩』，即待解決，而不是纏擾
你的『煩惱』便可以。」那些麻煩，包括生境被破壞：「觀鳥帶給我很多開心，但結果都帶來很多煩憂。」他說。

「我是90年代親眼看着屏山廈村濕地被倒泥頭，變成貨櫃場，倒到那些雀愈來愈『無埞企』。80年代去看時，整天都是雀的。」林超英說。「我們都不知怎
麼辦，只能乾着急，到現在去到快要滅亡了……」

他說的是新田相關的發展草圖獲城規會通過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亦剛於9月20日核准，濕地岌岌可危，「過去2、30年靠官民一同頂住了很多次，令地
產商進不到米埔，現在那些功夫全部浪費了，政府自己帶頭走進來，你說我們多沮喪？」他擠成一團的臉容難掩悲傷。「為何90年代到現在都30多年了，我
們的管治階層還沒有醒覺？」

橫跨20年及多屆政府的香港垃圾徵費計劃，最終為何觸礁？

延伸閱讀

他希望阻止破壞生境的政策通過，但屢戰屢敗：機場三跑、明日大嶼……「我經常見到人類滅絕的可能。」他說。「現在要麼就是氣候崩潰，要麼生物多樣
性激墜，連糧食供應都不能保證，要麼就是核彈自己扔來扔去……」他又提到傳統燃料有機會在未來幾十年用盡，轉換不及至可再生能源時，電價起落會很
大，「窮人頂不住的，哪可以眼白白看着他們……」所以他現在逢人就講電力要有免費額度，「窮人會盡量不超過，只有有錢人才會浪費電。」

「我說沮喪而已，都只是沮喪幾秒，直到今天我們在新田濕地保護工作上，好像始終都沒進展，但我們都不會停下來的，繼續想辦法。」

林超英

https://theinitium.com/article/20240530-hongkong-why-waste-charging-scheme-suspended


看着有權勢者一直破壞，許多人都會覺得自己做多少都沒有用，但林超英卻說：「別人做不做是他的事，但是我可以買少一點東西，用少一點電。」他笑指
自己常常到處說，如果大家冷氣校攝氏27度，用電量可減少6、7成。

「我說沮喪而已，都只是沮喪幾秒，直到今天我們在新田濕地保護工作上，好像始終都沒進展，但我們都不會停下來的，繼續想辦法。」他甚至說：「我決
定了死在香港，多無癮我都喜歡香港，這就叫死心塌地。愛是無限量的嘛！」他就似一部永動機，什麼時候都能積極向前，說話句句充滿中氣——那種動力
到底從何而來？

「我們看小鳥不只是認牠的樣子，是看牠的生活各個方面、生命史，牠和環境的關聯。」一個名詞，其實代表着一大堆事物，正如一隻生物，也
能牽連許多。攝：林振東/端傳媒

像嬰兒般去愛和吸收愛

「我常說我可能是全香港最抑鬱的那個，有人說我是悲觀墊底的積極主義者。我們書生先天下之憂而憂，但我不會讓它從早到晚霸佔我個人。」

林超英

走到採石山頂的配水庫球場，林超英指着場邊的一堆小紫花，「你看，這叫母草，好像很卑微，但反而最不怕風雨，頂得住災難。」他笑得悠然，「剪草也
剪不到它，幾過癮。」

那種微小的力量，就像他每日從花草中獲得的小確幸，世界再壞也剪不掉，「我常說我可能是全香港最抑鬱的那個，有人說我是悲觀墊底的積極主義者。」
他說。「人是需要小確幸的，等於禪修而已，是一個心態，漸漸令你對整個世界的感覺都不同，每天起床有東西值得期待——我們書生先天下之憂而憂，但
我不會讓它（憂傷）從早到晚霸佔我個人。」

他會悲，卻說是慈悲的悲：「恐懼不能夠長遠推動你，但如果用愛、慈悲去想：不只是為我自己喎。」他很喜歡雀，於是連帶所有生命都愛，而且一往無
前：「愛是無止境、無條件、黐線的，就像父母愛子女，是他多好多壞你都愛他——用愛出發去做的事，不一定要有成果才去做。」訪問裏他多次呼喊：
「我真的很喜歡這個地球，真的很喜歡香港！」

然而愛而不得，也會累吧？「愛是基因，讓它自然地發出來就可以，我們是被後天壓抑住。其實人類見到樹木就開心的了，你看着樹，是不是好過望石
屎？」他一直以「超嬰」的眼光看事物，隨時就跪在路邊看豐花草、兩耳草，轉眼又因在旁邊走過的麻雀微笑，「道家講做人要如嬰，如果你能夠像小孩
般，有少少傻，有少少好奇，又有吸收能力，一路都有些發現，你個人會開心的——打開，感覺到外面的東西，而不是過眼雲煙什麼都沒進來，那就能一直
累積。」——包括對世界的愛。

「進手術室那一刻發現，死亡很化學而已，不醒就是了，但最後又醒到，就覺得以後的日子都是賺來的。」

林超英



林超英的動力，還來自對生死的感悟：「當你見到一隻小鳥，其實已知道牠是由蛋來，然後牠死定了，就像我們。」他還很記得，突然悟到自己會死是1999

年2月2日，在擦牙的時候。「那之後我就覺得，怎樣都死的了，所以你只是過客，能夠做什麼就做吧。」

2007年，他墮馬後要做開腦手術，「進手術室那一刻發現，死亡很化學而已，不醒就是了，但最後又醒到，就覺得以後的日子都是賺來的。」他決定要多做
對世界好的事，「因為救到我的系統，是很多前人加起來的，將來的人就需要類似的緣分。我解決不了所有的問題，不過我做的事很輕微地幫到後面的人，
已經很好。」

這位書生十分博學，一個「觀」字都可以談很久，隨時又說到唐君毅、佛家、老子，「不要說我是文科、理科什麼的，這個世界其實本來沒有科
的。」攝：林振東/端傳媒

於是2009年退休放下台長身份後，他放聲反對破壞環境的政策，不時寫萬言書，「我要盡書生的言責。」又經常應各界邀請講環保，退休後第一年出席了過
百場演講、接受了超過40次訪問，自嘲處於「退休後過度活躍期」。現在他也仍然一時去幫 NGO 拍片，一時踏進教堂演講，一時又走入清真寺，用得着他
而對世界有益的都做，「我很早就發現自己得把口，那就盡量發揮這把口的功能吧。」

除此他還投入新界客家圍村荔枝窩復村，「一是村民對這條村感情特別好，二我看了這麼多年雀、氣候變化，覺得將來的世界是由農村撐起的。」他說，新
加坡地方比香港少，卻在推動要有30%糧食自給率，現在香港更買到新加坡的雞蛋，「香港經常覺得有祖國做後盾，但如果內地也不夠吃，它為什麼要照顧
你？」

「我希望大家見到另類生活，那本來可能是最好的，以前這些（城市）才叫另類，是不可持續的，尤其是1970年之後所有東西基本上都不正常，都是剝削貧
困地區和窮人。」他又說就像雀鳥，也不會一天到晚工作，只有人才會。

球場邊有人踩單車匆匆掠過，驚起了一樹麻雀，但人已遠去，不知道鳥的存在，也沒看到地上花草。在這個城市，政府追求經濟發展，高速前進，市民又習
慣方便，或因各種壓力無暇顧及環境。要在這情況下推動環保，一直困難重重，很多事做了也未必有效果，林超英也會沮喪。

但要找到希望，也許就在一花一雀之間。「其實看自然的人，很多時候就是看到生命的不同階段：（花謝）好像散了，其實又沒散，它遲些又走出來。」

經過一片山林時，他指向邊飛邊鳴叫的「豬屎渣」（鵲鴝）：「你知不知道鳥為什麼要叫？叫要用力的。」他說。「因為牠在樹林飛，很難看到第二隻雀，
怕離群——這叫 contact call，即用聲音接觸着，就知道鳥群去了哪裏。」無力時，呼叫一下，也許就能看見同伴。

「沮喪幾秒鐘，接着我都要繼續搞的。」他說。

「用不着管別人做不做，你不做就一定差一點，你做就好一點——喂，你有機會貢獻令世界好一點喎。」他說。「做人是讓自己開心、安樂而已。你應該是
你自己，怎會受別人影響呢？」就像球場裏的牛筋草，不管有多少人踐踏過，仍然在盡力仰望陽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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